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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的春天，
迟而不淡，慢而情
深。它不在细雨霏
微中悄然抵达，而
在土默川杏花次第
绽放时悄然登场，
在山桃花灼灼盛开
时热烈铺展，更在
寻常人家蒸笼里那
一只只颤动的寒燕
儿中，被温柔唤
醒。自然之美与人
间烟火相映，山川
壮阔与岁月温柔相
融，共同勾勒出一
幅雄浑又细腻的北
方春日长卷。
——策划 姬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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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英

孟浩然在《清明即事》中这样描绘：“花落草
齐生，莺飞蝶双戏。”北方的清明节可没有这样的
景致，山是秃的，草是黄的，风是冷的，春天走
得慢、来得晚。记忆里的清明节，是与寒燕儿联
结在一起的。

清明节的前一天，母亲在小面盆里和半碗白
面，放在炕头上发酵。第二天兑碱、铺好面案，
搓成长条，切成指头肚大小的剂子，揉圆。手指
轻搓，面团在她手里灵巧地几个来回，小尖嘴、
圆脑袋、细脖子、胖乎乎的小鸟就活灵活现地昂
首立在母亲手心里了。一剪刀下去，便有了展翅
欲飞的灵动。

面剂揉圆、压扁，用梳子轻压，压出痕迹的
一面向外，轻轻一卷，两头略弯，就是一只白白
胖胖的蚕。再剪一片“树叶”放上去，似乎连吃
食的模样都有了。妹妹那时小，捏出来的蚕又细
又软。“你这蚕几天没吃东西，饿得连头都抬不起
来了？”“你这最多算是条小虫子。”在众人的哄笑
中，妹妹索性把“虫子”团成小圆球，上面插半
根火柴棍儿：“我做果子还不行？”

说话间，母亲把小面团捏出个小尖嘴，用剪
刀剪出一身小刺，一只低头觅食的小刺猬就栩栩
如生了，用手摸摸，还真有些扎手呢。一旁胖胖
的母鸡在篓子里孵小鸡，比小米略大的鸡蛋围在
鸡妈妈身边，充满童趣，让年幼的我们生出许多
想象：弟弟央求母亲捏一只狐狸放在旁边吓唬鸡

妈妈，要不捏一只偷鸡蛋的猫吧，再捏只雄赳赳
气昂昂的大公鸡，看谁敢欺负鸡妈妈；妹妹说捏
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吧，一定很可爱……两个面团
可以生出好几个版本的故事，谁也不曾注意到窗
外的沙尘暴呼啸着卷起了漫天黄沙。蒸笼里，母
亲已捏好了开屏的孔雀、飞舞的蝴蝶、抱着萝卜
的兔子和各式各样不曾见过的鸟儿。“寒燕儿寒燕
儿，就是鸟啊雀儿啊，等蒸熟了，点上彩，画上
眼，春天就不远啦。”母亲念叨着。

出笼的寒燕儿晾凉，挑一根细签子，在盛了
明亮的鹅黄、娇嫩的桃红、清新的柳绿的色彩碟
子里一沾，手腕悬空，稳而准地朝那些寒燕儿身
上点去。于是小公鸡的冠子上绽开一朵红云，小
燕子的翅膀上晕开两抹鹅黄，小兔子的耳边染上
淡淡的粉。

点了色的寒燕儿，轻轻地插在粘了绿叶的枝
条上，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胖墩墩的小兔子趴
在粗些的枝丫上，神气的小公鸡站在高处昂着
头，那些各种各样的鸟儿们三三两两落在枝头。
那染得翠生生的树枝，被母亲小心地插在装了湿
土的黑陶罐里，稳稳地立在八仙桌的正中央。此
刻，它俨然成了一株微缩的、满含期盼的春树。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火偶尔发出“噼
啪”的微响。我们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惊扰了
这即将成型的美梦。母亲退后一步，带着欣赏的
目光，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她轻轻
地，朝着那“树”吹了一口气。

那满树的小“生灵”，连同托着它们的绿枝，

便齐齐地、微微地颤动起来。蒸熟的面点尚有弹
性，那颤动便不是僵硬的摇晃，而是一种活泼
的、轻盈的、充满生命感的震颤。那满树的小燕
子、小动物，刹那间都活了！仿佛在枝头调整着
站姿，抖动着羽毛，就要振翅飞走一般。我们的
心，也跟着那细微而美妙的颤动，充满了欢欣，
忘记了窗外凌厉的风声与灰白的天色。在我们小
小的屋子里，宣告着一个色彩温柔、生机盎然的
季节的降临。原来北方的春天，是被母亲那双巧
手，一点点捏出来、蒸出来、唤出来的。

那颤动着的、点缀着斑斓色彩的寒燕儿，连
同母亲在氤氲蒸汽里满足而温和的侧影，便如此
清晰地烙在了我们的记忆最深处。往后的许多个
春天，无论我看到怎样绚烂的鲜花，听到怎样悦
耳的鸟鸣，心底最先浮现的，总是那一树微微颤
动的寒燕儿，带着麦香与色彩交织的温柔，和那
份在料峭春寒中稳稳托住我们的、笃定的温馨。

□周涛

在土默川上，一年中最早见到的花就是杏花
了。四月上旬，大地仍灰蒙蒙一片，而大青山脚
下的杏林已是春意浓浓。杏树枝头的花苞如一颗
颗紫色的浪漫珍珠，裹着一层薄薄的绒毛，透出
几分娇羞，只等那绽放的时刻。而开得最盛的莫
过于大雁滩的杏花了，一树挨着一树，一片连着
一片，如霞似雪。

大雁滩位于土右旗沟门镇西湾村，占地五千
多亩，110国道和京藏高速公路傍“滩”而过，
是一处如诗如画，美轮美奂的旅游休闲地。大雁
滩得名于一个古老传说：很久以前，水涧沟水一分
为二，其间淤起万亩水田，百草丛生，水清鱼肥。
一渔民救起一只落难的大雁，一年盛夏，大雁为报
搭救之恩，告诉渔民将有洪水来袭的消息。渔民敲
锣打鼓，警示四周乡邻，使人们得以免遭灭顶之
灾。人们为感恩大雁，将此地取名大雁滩。

从大雁滩东门徒步进入景区。正是初春，乍
暖还寒，杏花的香气已经漫滩遍野。诗人们纷至沓
来，画家们闻香而动，摄影师们更是长枪短炮，
跃跃欲试。游步道上，游客摩肩接踵，孩子们欢

呼雀跃。一丛一丛的杏花在枝杈间摇曳，它们以
大地为舞台，以青山为背景翩翩起舞。站在万花丛
中，想起古诗文中对杏花的描述，唐代诗人薛能

“谁知艳性终相负，乱向春风笑不休”的诗句让杏
花尽显风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杏树被称为

“风流树”，当然它的花肯定就是风流的花神了，不
然也不会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粉薄红轻掩敛羞，花中占断得风流”的诗句。
杏花花瓣白里带红，苞蕾紫色，柱蕊淡黄。

细观杏花，有的欲开又止，有的灿然绽放，花繁
姿娇，犹如胭脂万点。每一树杏花都有自己独特
的姿态，有的抱团簇拥，有的独自傲立。极目远
眺，满园杏花铺天盖地，又如厚积的雪花。从游
步道拐入杏林深处，枝杈交织，目不及远，不一
会儿，便看不到一个游人，置身其间，顿有迷失
之感。在杏林深处，你可以尽情地赏花闻香，也
可以让想象纵横驰骋，而此时的杏花犹如一位天
性高洁的少妇，百般婀娜，万种娇艳，但娇而不
媚，艳而不俗，柔情中带着刚烈，因为此时的原
野上还没有一丝绿色，而杏花已经从容优雅地弹
奏起快乐的生命乐章。

行走在大雁滩四通八达的游步道上，满目的

杏花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耳边有山溪轻轻流动
的声音，不知名的小鸟穿梭其间。在日益快节奏
的时代，大雁滩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文和自然景观
吸引着游人，成为人们远离尘嚣、休闲放松的好
去处。久居城市，内心会生出许多的浮躁，而走
进大雁滩却是另一番心境。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仿佛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致，“野杏花林，
上坡百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中无杂树，芳
草鲜美，落英缤纷。”畅饮春风，拥抱花香，这
份甜美、安详恐怕只有亲临其境才有感悟吧。

沿步行道西行便进入大雁滩的核心区，远远
传来二人台宛转悠扬的声音，循声望去，在杏花
丛中有一个简易舞台，舞台前挤满游客，在全国
二人台之乡听纯正原生态的二人台，那又是一种
怎样的享受。大饱耳福后，继续行进，可以看到
土默特农副产品展销区，石磨面、胡麻油、美岱
桥小米、三龙瓜子、大雁滩蜂蜜，绿色纯天然农
产品令游人爱不释手。紧挨着农展区的是土右旗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长廊，茶汤、剪纸、阴把缠
枪、吹打乐，无不向人们展示着古老土默川的人
文风俗。沿途景点让游客目不暇接，乡村音乐酒
吧、百鸟园、儿童游乐园、农家四合院，点缀在

千亩桃杏林中，宛若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
杏花渐欲迷人眼。跳出繁华的桃杏林，在大

雁滩景区的西侧，一个规划整齐，干净利落的小
山村早已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每一位宾客。村
庄古色古香，白墙青瓦，袅袅炊烟，鸡鸣狗叫，
恍若置身世外桃源。小村名叫西湾，不仅是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还是首批国家级田园综合体，
更是全国最具特色的风情小镇。村庄里有一条南
北走向的小街，西湾人把自己家的破自行车、废
旧电视、犁耧锄耙挂在墙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的供销合作社还在开张营业，巧妙的组合，把回
忆变成现实，把朴素变成艺术，给人以回家的感
觉。而沿街商铺更是百花齐放，红脸酿皮、粉汤
油饼、胡油炸糕、乡村事宴面、西湾凉糕，每一
道小吃的背后都饱含着浓浓的乡情。酒坊、豆腐
坊、油坊、粉坊无不体现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特
色。在民俗一条街上，还有几处可供游客住宿的
民居，一铺大炕足以消除游客的疲累。

走进大雁滩，走进西湾村，在这个看得见山
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迎接你的是情真意浓的
农家美食，拥抱你的是鸟语花香的青山绿水，陪
伴你的是风和景明的蓝天白云。

杏花飘香大雁滩

□董利峰

仿佛一夜间，山桃花开遍人间。抬眼望
去，小区里、公园中、马路旁……满目皆是
它轻盈的身影。

这种耐寒耐旱、哪怕在贫瘠土壤里也能
扎根生长、抽枝开花的植物，熬过一整个寒
冬，便会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悄然将盎
然春意铺展在人们眼前。此时，新生的小草
尚且稚嫩，柳丝的新绿还若隐若现，而一树
树山桃花早已热热闹闹、挨挨挤挤缀满枝
头。它们在阳光下盛放欢笑，在春风里轻摇
起舞，尽情舒展明媚的容颜，尽显蓬勃鲜活
的生机。

清晨漫步公园小径，暖阳融融裹住周
身，清风徐徐轻拂眉眼，目光终究被不远处
的小片桃林牢牢吸引。一树树桃花如云似
霞，开得热烈，美得张扬，它从不藏敛羞
怯，从不扭捏矫饰，倾尽所有，把春日里最
鲜活灵动的气息，尽数赠予人间。“桃花春

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这般明艳动
人的景致，任谁途经此处，都会忍不住驻足
停留，心生沉醉。

穿梭在桃林之间，望着如诗如画的繁
花，心底也悄悄漾起浪漫。恍惚间，仿佛误
入王母娘娘的桃源仙境，化作衣袂飘飘的仙
子，随花枝轻轻摇曳；又似化身翩跹彩蝶，
流连花间，自在嬉戏。轻拈一朵桃花置于指
尖，抬眸望向蓝天细细赏玩。五片花瓣粉嫩
柔美，衬着澄澈的蓝天白云，愈发娇媚动
人。它像水墨丹青里晕开的一抹胭脂，又似
少女面颊上含羞浅浅的红晕。“桃李春风一
杯酒，醉倒人间四月天。”微风拂过，满树
桃花随风轻舞，活泼姿态、柔美色彩、清雅
暗香，无不令人心旷神怡，久久沉醉。

自古以来，世人总爱为花草赋予深意，
牡丹喻富贵吉祥，莲花显高洁神圣，而藏在
桃花里的期许，向来更多。三千多年前，古
人便将桃花比作美人。《诗经》有言：“桃之
夭夭，灼灼其华”，满树桃花明丽绚烂，恰

似温婉娇美的新娘，动人心魄，寓意着为家
族添福纳祥、兴旺和美。唐代崔护提笔写下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
诗句，春光依旧如故，旧日佳人难寻，唯有
一树桃花，年年岁岁笑春风。“桃花浅深
处，似匀深浅妆”，分不清是桃花恰似女子
精致妆容，还是女子容颜宛若粉红桃花般俏
丽动人。历经千年岁月，桃花始终是美好良
缘与真挚爱意的象征，我们常说的“桃花
运”，便藏着对美好缘分的满怀期盼。

自陶渊明勾勒出桃花源的世外奇景，桃
花便成了世人心中理想生活的模样，是喧嚣
尘世里一方纯净安宁的心灵净土。如今生活
节奏匆匆，人们终日奔波忙碌，心底总渴求
一份安然恬淡。望着眼前肆意欢腾的桃花，
心头浮躁渐渐消散，生活暖意与满心希望悄
悄重燃，周身也被注入无限力量。深吸一口
裹挟花香的清风，仿佛每一个毛孔都舒畅坦
然。“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
这般悠然闲适的景致，从来都是藏在每个人

心底的向往。
桃花娇美灵动，浑身皆是温情寓意。民

间素来偏爱桃：寿桃寄寓福寿绵长，神话里
寿星与仙桃相伴，孩童祈福、长辈祝寿，皆
会备好寿桃，愿平安康健；桃木亦被视作祥
瑞，能祈福纳安、驱邪护佑；而众多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无不希望自己“桃李满天下”。

桃花静默无言，它跨越千年光阴，倾尽
全部热情，灼灼开放。它在一朝开落间，藏
尽春日温柔，载满岁月从容。它绽放在早春
乍暖还寒的料峭春风里，也盛开在每个人的
心田中，让平常岁月，多了一份静观花开花
落的柔软，也给予我们一份执着与勇气，能
把寻常烟火，酿成诗意风光。简简单单一树
桃花，任世人百般描摹评说，无论繁华城
市，还是荒野小山，它只管自在开落，洒脱
大气，坦荡自在。恰如李白笔下所言：“桃
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不留执
念，不萦过往，不怨世事，不骄不躁，只在
属于自己的时节里，安然盛放，静静燃烧。

一枝寒燕儿唤春来

桃花灼灼

制图/张春霞


